悼念恩師李穎華老師

--- 朱娉興 ---
   恩師是一位教學認真嚴格有板有眼、不苟言笑的夫子。恩師終其一生奉獻於教育，春風化

雨，將印尼文化傳播於僑界，滋潤著莘莘學子。是我的印尼文啟蒙老師。

  當我在老巴殺中華中小學校就讀三年級時，因為是從鈞陶小學轉學過來的，那時印尼文課本已經賣完了，所以找就沒有課本上課，正好是李老師教我們這一班的印尼文，老師對學生要求很嚴，常常考試，考不好的學生會被罰，大家都很怕老師。

  記得有一課是教陽曆的月份，從一月到十二月份，雖然老師把這十二個月份都寫在黑板上，但是還不大會印尼文的我來不及把它抄錄下來，上課時我聽得胡里胡塗，下課時只聽到老師

說:﹁回家把這十二個月份背下來，下堂課要考。﹂當時我聽到傻眼了，我剛才沒有把那十二個月份抄錄下來，又沒有書本，怎麼辦呢？本來想要找哥哥姐姐幫忙的，但當我回家後看到牆壁上掛著的月曆，立刻心生一智，趕緊把月曆拿下來，一月月的來回翻著念，就這樣我把十二個月份背起來了。到了考試的時候，老師把我們一個個叫到講台旁邊背書，大家都很緊張，輪到我時，我從從容容地走到老師跟前，輕輕鬆鬍地一月一月的背出來，當我把它背完了後，看到老師對我微笑，並且點頭說很好，我過關了，好開心哦。這件事我從未向別人提起過，所以沒有人知道我是這樣背書的。

  後來我在中山中學讀初三時，也是李老師教我們的印尼文課，這回的課程深奧多了。由於

我們平常講慣了印尼話，從來沒有把印尼文好好的讀一讀，老師很用心的講解課程內容及文法，我總是沒有注意的聽課，毫不在意，老師注意到我們的心態，就告訴我們說，不要以為會講印尼話就懂得印尼文。當時我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呢？等到回家溫習功課時，才發覺老師講的是真的，印尼文文法確實很難，才開始認真的去讀。

  自從中山中學母校被封閉以後，就沒有和老師相見，直到母校五十一週年慶祝會上，才看到老師和鍾玉文老師一起坐在上座，我走過去向兩位老師請安，老師還是跟四十幾年前差不多，一點都沒有變。天有不測風雲，我與老師在母校五十一週年慶祝會中的重逢竟成永別，在此僅以片紙數語道出我對恩師的懷念
